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峨眉 是天下名 山 。
然而去爬 了 一趟 回 来 ，
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不
是号称“天下秀 ”的名 山 本
身，倒 是 山 脚下那座名
不见经传的峨眉小城 。

这小小的城池和大
山同名 ，不久前还是县
城，现在 已成为眉 山市
了。成昆铁路从城东蜿
蜒而过 ，再加上旅游热
的兴起 ，一下子使原本
不大的小城丰腴美丽起
来，虽说称为 “市”略
嫌规模小了些 。做为天
下名 山 的门户 ，沿街错
落有致的粉墙青瓦和春
笋般涌 出的新建筑交相
辉映 ，于古色古香中 透
出一股蓬勃的生气 ；街
头游人如织 ，各色新潮
服装汇成一条色彩斑烂
的河 ，在古风犹存的川
西小街中 涌动 ，似吹来
一股清新的风 。

一条大道 由 火车站
经城中 穿过直通峨眉 山
下，在繁华路 口 有一处
花坛 ，中 间是一座题名

为“峨眉宝光”的雕塑 ：
两位女青年手中托起一
轮峨 眉 山 的 象 征——

“峨眉宝光”，一位身
着长裙秀发飘动 ；一位
肩披彩带发髻高耸 。象
是代表着世代生息在这
里的人们在欢迎四方来
宾（见照片）。城中有
一条老街 ，几乎完整地
保持了 旧时风貌。栉比
鳞次的小饭铺 ，随便走
进哪一家都可以尝到地
道的川 味儿 。和饭铺一
样多 的 是茶馆 ，一把把
竹椅磨成了油亮的土红
色，仿佛替主人广 告着
茶馆 的 历 史 。拣个空 处
落座 ，“茶博士 ”飞快地
摆上盖 碗沏满沸水 ，动
作之娴熟使人感到是一
种艺术 ：水壶提得很高 ，
注水入杯刚好盈盈从不
溢出半 滴 。在这里你只
管喝 到意尽 ，水一次次
地续满而绝没有催人腾座
或加收茶钱 的事 。尤其
是爬山下来以后来这里
品上 一通 儿 川 茗 ，
那感觉是惬意二字
远远容纳不下的 。

小街上不时遇
到有人介绍住宿 ，
或男女或老少 ，俱
透出很客气的样子
轻声问：“住下了
吗？”只要游人点
头表示肯定 ，他们
也就点头作别 ，绝
无大都市中招揽住
宿者让人避之而不
及的事情发生 。那
天下午有位60开外
的老人问到我 ，当

知道我
已在宾
馆住上
且明天
要上 山
时，他
以权威
的口 吻
告诉我哪条路上 山 、哪
条路下 山最理想 ；还叮
咛别忘了带把伞 ，上金
顶要租件棉大衣 ，路上
遇到猴子耍赖怎么对付
… …老人分明是位 “老
峨眉”。一时间我大受
感动 ，差点废了宾馆订
好的床位去老人介绍的
地方住 ，晚上好跟他继
续摆 “龙门阵”。

回来后一直念着这
座小城。朋友们如果有
机会去登峨眉 ，最好捎
带着在 山下小城中转转
看看 ，坐在老街的茶馆
里，细细品味古老而又
年轻的眉 山市的万般风
情，那时你便会感到此
文的确言之凿凿……

也说 “活 得 很 累 ”

易歌

读了 若 白 君发表在 “笔走 龙蛇”专栏的 《读
书偶记》，其劝诫人们要 “振奋精神 ，勇 于 不 断
改革”的 主 旨 ，我深表赞许 。然 而 ，文 中 对 “活
得很 累 ”的 阐 释 ，我 则 不 敢 苟 同 。

“ 活 得很 累”，它 本 来 的含义 ，实 在 不 是 因
为“出 的 劲大 了 、流 的 汗 多 了 ”而 发 的 牢 骚 ，反
映了 一 种“寄 生 虫 ”、“懦 夫 ”的 心 态 。所谓 “累”，
用老陕 的 土话说 ，是指 “心乏”；说文 雅 点 ，即

“ 伤神”。心乏 ，是 因 为 在 某些地 区 或单位 ，那
些本 不 该操 的 心 却 非 操 不 可 ，劳 神 ，是指 本该 不
劳的 神 却 非 劳 不 可——而 且 ，往往是心 白 操 ，神
白劳 ，甚 或还 不 知道心往
哪儿操、神往哪儿 劳 ，才
能把事 业 干好。

譬如 ，某 科研单位 某
人三 年五载废寝 忘食搞 出
了一 项 成果 ，拿 到 了 奖 金若 干 ，本该 乐 呵呵地休
息半天 ，或者 马 不停蹄地去确定下 一个选题——
没那 么 “轻松”：你得 考虑给 资料室 、誊印 室 、
开水房 、传达 室……怎 样 “表示表示”。尽 管 你
可能 觉 得 已经 考虑得 面 面 俱到 、滴水 不 漏 了 ，岂
料“天 衣”常 难 “无缝”——你 漏掉 了 正在 搞维
修的 那位临 时水暖工 ，他下班时做点 小 手脚 ，你
第二 天 一 上班 ，实 验 室 水深淹没 了 脚脖 子 ！陪 着
笑脸去 找他吧 ，对 不 起 ，看 “病 ”去 了 。你能 不
边刮水边 劳 心伤神地想 ：还把谁 漏掉 了 ……。这
种“累 ”，与 陈 景 润 演 算 几麻 袋 草稿 纸 之 累 ，是

一个味 儿 吗 ？
又譬 如 一 位 厂 长 。他 劳 累 了

一天 ，刚 刚 脱衣 站 到 淋 浴 器 下 ，

有人 带 话 来 了 ：你 实 在 无 法 安 排
环卫 局 某 人介 绍 到 贵 厂 来 的 某 某
人的 工 作 ，好 了 ，他 明 天 将 找 借
口对 贵 厂 执行罚 款5万 元 ！电 ！水 ！
煤气 ！贷 款 ！……这 种 “累 ”，
能与 “治 厂 ”之 累 相 提 并 论 吗 ？

… …还 有 到 处 可 见 的 行 业 不 正 之 风 、机 关
办事 的 拖拉之风 、踢 皮球之风 ，捕 风捉 影 的 “告

状”之 风 等 等 ，给 真 正
干事 的 人 制 造 了 多 少 “事
业”之 外 的 烦 恼 ？无 意
义地 耗 去 了 多 少 精 力 和
心血 ？

干得 真 美 而 不 喊 累 者 ，当 然 值 得 尊 敬 。
而干 得 美 偶 而 也 喊 声 “累 ”者 ，仍 不 失 为 大
大小 小 的 单 位 的 “脊 梁”。若 白 君 所谴 责 的 那
些“寄 生 虫 ”、“懦 夫”——人 家 倒 是 “活 得
很轻松 ”的 ，轻松 得连 说 一 声 累 还 嫌 掉价 ，还
嫌累 呢 ！从这个意 义 上 说 ，谁 说 “中 国 人活 得
很累 ”，大 错特错。“活 得很 累 ”，并 不 是 “共
识”。

各方 面 都 来 努 力 吧 ！尽 量 减 轻 干 事 者 的 心
理压 力 和 阻 力 ，使 他 们 少 喊 以 至 不 喊 累 而 哼 起
快活 的 小 曲 来 。

卖“猪 仔 ”
关华

我们前往中 山市参观孙先生的故居 。去的时
候，我们包了一辆小面包 。和司机讲定价 ，每人六
元。当 车子路过珠海 郊 区的一个小站 时 ，只见路
旁停放着一辆豪华大 巴 。我们的 司机与大 巴 司机
谈了一阵话后 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的车有点毛病 ，各
位请乘豪华车吧。”我们怕豪华大 巴票价高 ，不愿
换车 。我们的 司机却笑着说：“那辆车是我们公
司的 。刚才 的车票 照样有效。”以小面包的票价坐
了舒适的豪华大 巴 ，我 自
信占了便宜 ，心中很高兴 。

从中 山故居 出来后 ，
我们又雇辆车往回返 。有
了来时的经验 ，这回我们以每人五元讲定了车价 。
心中高兴劲又添了几分 。车子大约行有五里路 ，
在一个三叉路 口 遇到一辆中型轿车 。车上 已有半
车人 ，两车的司机都跳下车 ，用 当 地话叽叽嘎嘎
地说了一阵子 。然后我们的司机给对方扔了二十
元。跑回来对我们说：“真对不起 ，我忘了带边
境证 ，进不了特区 。请各位乘那辆车吧。”虽说
我们不情愿 ，却也无奈何 ，只好怏怏地换了车 。
好在特区人服务态度都很好 。车子起步后 ，司机

便为我们介绍起珠海的风土人情来 。由 于两次换
乘汽车 ，我心 中总有些猜疑。向司机一打问 ，司
机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他把你们卖给我 罗。”
“ 卖给你啦？”我们大惑不解 。司机狡黠地笑着 ：

“ 我们把这叫做 ‘卖猪仔’，你们十位就是卖给
我的猪仔 罗。”不听则 已 ，一听不禁愤然 。我
们十名堂堂正正 的工会干部 出 了一趟差 ，竟被人
当做 “猪仔”卖了两次 ！可气 ！可恼 ！我生气地

告诉那司机：“我们一共
给他五十元 ，他才把我们
拉了五里路。而他只给你
二十元 ，你却 要把我们再

拉二十 公里 ，你 岂不是 吃亏 了？”“错 了”，司 机
摇摇头说，“他有半车人 ，我有半车人。”如果我们
各自 都等招满了客人再开车 ，势必浪费很长时间 。
我们两车合一 车 ，岂 不是为大家节 约 了 时 间 。在
特区 ，时 间就是金钱 。他节约了时间理应赚钱 。我
虽然少赚了 一 些 ，可我却加快 了 营运速度 。有了
速度 ，便 有 了 金 钱 。这 于 大 家 都 有好 处 。原来 ，
“ 卖猪仔 ”竟和特区速度有着 内在 的联系 。我不禁
长叹一声 ：听君一席话 ，胜读十年书，学问见长呵 。

秦陵 出 土 的 印 章
张文 立

印章是一种信物 。
后汉范晔说 ：夏商以后 ，
“ 俗化雕文 ，诈伪新兴 ，
始有玺印 ，以检奸萌”。
这是说要用 印鉴来作为
凭信 ，以避免伪装假 冒 。
印，也称玺 。秦 以 前 ，凡
印章都可称玺 。秦始 皇
帝以 后 ，只 有 皇 帝 的 印
才称玺 。始皇 帝 的 印 叫
“ 皇帝信玺”。官称印 ，老
百姓称章 ，以 区分等级
贵贱 ，一直流传下来 。

秦始皇帝陵出 土的
印章有多种 ，达几百件 ，
还不算用刀子刻在器物
上的刻铭题记。秦陵东
外城的陪葬墓中 出 土二
枚铜印章 。它们的形状
同现在的私人名章没有
什么 区别 。高 1厘米 ，
长宽1.4厘米左右 ，只
是比 现 在 的私 章 短 一
些。一方上刻 “荣禄”
二字 ，一方上刻“阴嫒”
二字 。字形秀劲有力 。
这是两个人的名字 。这
两个人史无记录 。

印的质料 ，有金印 、
铜印 、陶印 、玉印 ，以
各人的地位决定 。封印
的方 法 是 把 印 盖 在 文
书、信件的封泥上 ，这

种方法 同现在的铅封相
似。秦陵出土的印章 ，
多盖在工匠们为秦始皇
帝制 作 的 陪 葬 的 陶 器
上，有的在陶俑 、陶马
身上 ，有的在砖瓦上 ，
有的在陶盆、陶缸上 。
古代有个规定 ，叫 “物
勒工名 ，以考其诚”。
就是工匠在 自 己的器物
上，刻上 自 己 的名字 ，
上级以此来考察工匠的
责任心 。这很有点岗位
责任制的味道 。

从秦陵 已发现的印
章看 ，形状有方形 、矩
形、圆形 、梯形 ，字体
有隶书 、小篆 ；刀 法有
阴文 ，阳文 ；字形有粗
犷、娟秀 ；字数有一字
有数字 ；大小有一厘
米左右 ，也有三四厘
米见方的 ，形式有的
有边线、界格 ，有的
没有 ，总之 ，各随其
意。印章上的名字 ，
有的是仅刻人名 、所
隶属的官府名 的 ，有
的既刻官府名 ，又刻
人名 ；有的或刻地名 ，
或将人名 、地名都刻
上的 ，也不一律 。

这些 印 章 的 印

文，当 时是为了应付检
查，分清责任 。现在则
留给我们丰富的研究资
料。它们 的价值在于 ，
一是 书 法 上 的 审 美 价
值。刻文有篆有隶 ，有
阴有 阳 ，字形多姿 ，美
不胜收 ；二是在中 国印
章史上又是一个时期弥
足珍贵的资料 ；三是它
无形中 留下了七十多万
修秦陵的人中 的一部分
工人的名字 。虽然 已发
现的名字仅有约万分之
一，但它们是创造在二
十世纪七十年代被誉为

“ 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
人们中 的一部分 ，补充
和丰富了人类文化史上
的史实。


